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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大这样

又是一年三月三， 柳絮飞满
天。 对于家乡对于童年，你最深的
记忆会是什么呢？ 而我，总记得在
阳光明媚和风拂面的春天里，门前
那满枝新芽的柳树，开出一串串米
白色的花朵，随风飘扬。

男孩们喜欢爬上柳树， 坐在
高高的树枝上， 女孩们则喜欢折
下柳枝， 缠上野花做成花环戴在
头上。 过了一会，大家又吵着闹着，裹着一
身纷飞的柳絮欢快奔跑着， 只为了放飞手
中高举的风筝，笑声洒满一路。 而此时家家
户户锅里沸腾着， 空气中飘散着一股独特
的香味，地米菜煮鸡蛋，那就是三月三的味
道。

每年三月三的清晨， 父母会带着我到
野外去采摘地米菜，这种野菜铺在地上，开

一种细碎的白色花朵， 在草坪树林路边沟
畔到处都有，很容易辨认。 我们每人采一小
把地米菜， 回家洗干净， 把鸡蛋煮熟剥去
壳，然后和地米菜一起放进锅里，加入水和
盐，妈妈还喜欢放几颗八角再加点糖，开小
火熬鸡蛋， 那浓浓的爱意至今让我无法忘
怀。

到了正午,我还觉不出饿来。妈妈就从锅
里盛出已经熬好的鸡蛋端给我：“快趁热吃，

冷了会闹肚子的！ ”小小的我坐在门前捧着
那个海碗,大口大口地吃着,爸爸总叮嘱我把
剩下的汤汁也一并喝完：“璇子，这天吃了鸡
蛋，整年都不会生病，健健康康的！ ”三月三
吃鸡蛋的风俗，难道就是寄托着父母对儿女
美好的祝福吗？

一年一年渐渐长大， 与同伴们各自分
离， 当学习的压力日益加重， 渐渐少了对
父母“我什么时候能出去玩？ ”的询问，也
少了对所有节日的期待。 但是， 坐在堆满
书籍的教室里， 我也能从和煦的微风中嗅
出春天醉人的气息。那天，我从厚厚的书本
中抬起头， 又看见一树柳絮从教室窗前飘
落，忽然想起母亲端着鸡蛋走到我跟前，想
起地米菜的清香，想起童年柳树下的笑声，
我看着外面温暖的阳光， 轻轻地说：“又是
一年三月三了……”

指导老师：雷运祥

现世的尘杂， 是一道道巨幅的窗帘，遮
住了我们那双富有求知欲的双眼。 有的时
候，我们看到的美妙绝伦的语句，却往往忽
略了事物最本质的模样；在没有经过自己思
辨的流程之前，却轻易相信所谓的“真理”。
倘若如此，生活对于我们也就成为了一种负
担、一种痛苦。 也许任何一个情感的波动都
会使人迷茫，而走向极端。

如果我们真想透彻地认识一个事物和
明白一个道理，那么，做自由而潇洒的“犬
儒”或许会是最佳选择，而“犬儒”们又普遍
信仰这种“哲学”———犬儒主义。 一提到“犬
儒主义”， 我们便会不约而同地想起那位潇
洒哥———第欧根尼。 他藐视一切权威，谁都
敢“损”谁都敢“讽”，就连马其顿皇帝亚历山
大也没有放在眼里，当年轻的皇帝谦逊地向
他请教时，他只轻轻地回应：“你挡住我沐浴
阳光了。 ”看吧，若是在我国古代封建社会，

估计早已当街被斩杀了。
其实，如果细品“犬儒主义”哲学，它的

确能启迪我们。“犬儒们”早期主张“返于自
然”，主张一切随性坦然的思想意识，同时极
力打破一切世俗物质的束缚，追求一种超然
脱世的生活状况。 在他们眼中，荣华富贵乃
一时得失， 真正的财富是人们精神的富足，
而这是金钱无法与之媲美的。

如果继续细品则又会发现，它与中国的
传统道家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妙。“犬儒”们倡
导尽量少去改变自然，而道家思想也提倡顺
其自然，无为而治。 他们共同所阐明的观点
也与现在中国政府所提倡的“两型社会”、
“科学发展观”遥相呼应的。 一个人，为什么
一定一意孤行去违背自然之理呢？ 现在的大
气污染，雾霾漫天，不就是人类对环境肆意
开发所造成的恶果吗？ 想当年，秦国太守李
冰父子率众修建的都江堰科学利用特殊的
地形、水脉，无坝引水，以不破坏并充分利用
生态资源为人类服务为前提， 变害为利，使
成都平原成为了“水旱从人,不知饥馑”的天
府之国，这才是真正的人与自然和谐共处。

遗憾的是， 如果现代犬儒主义像当初那
样能坚持自己的良知， 他也不会现在遭人唾
弃。 一提起现代犬儒主义，我们马上就能联想

到那位“脸皮比城墙拐弯还厚” 的代表人
物———德勒斯。 一位富人资助他，他竟然欣然
接受，原因竟然是“你慷慨大方地施舍了我，
而我痛痛快快地取之于你，既不卑躬屈膝，也
不唠叨不满。 ” 这个时候的犬儒主义就开始
玩世不恭起来， 他们也由原先对不公现象的
愤世嫉俗变成了对世俗社会照单全收， 而且
还是那最坏的部分。 假如一个人超脱成了这
种境界， 就太过于矫情， 也与冷酷不分界限
了。

到了这里，很多人或许会觉得，犬儒主
义是颓废主义的代表， 它早应被时代所淘
汰，应予以全盘否定。 如果我们都这样想，那
为什么“犬儒主义”并不是一开始就被人所
唾弃甚至备受推崇呢？ 太过于绝对的批判是
近乎于形而上学式的疯狂，其实，犬儒主义
的发展，尽管最终走上了一条偏路，但绝不
能以此否定它在历史长河中给予人类的积
极意义。 对于犬儒主义，我们应理性认识它
的价值。 在前期，它教会人们应探求本质，把
握世间最真实的状态，到后来却逐渐丧失了
赖以为标准的自身道德原则。 如何化解之？
唯有将自我内心的欲念定位于可控的空间
里，方能摆脱欲念的操控，收放自如，怡然自
得，获得幸福。

长沙市雅礼中学高二 1323班 陈经纬

那日在街上闲逛， 无意间瞥见她那
娇小的身影，我追上前，盯着她那双水汪
汪的眼睛，犹豫着唤了一声：“妞妞？ 是你
吗？ ”她不动，不像从前一样围着我绕着
圈子跑。 不是她，我才想起来，那不是她！

“啪嗒。 ”一滴泪落下，我似乎忘了，她离
开我，快四年了吧？

她们长得多像啊， 我才会在多年后
遇到另一个“她”时内心突然间翻滚，接
着又坠入万丈深渊，妞妞你是想我了吗？
才会变成另一个她出现在我面前？ 让我
拥着大滩泪水陷进回忆里？

初次见她我正在读小学。 走进她主
人的屋门， 我一眼就注意到了懒洋洋地
躺在院子里贪婪地享受着温暖阳光照耀
的她。 看见我们进来，她倏地起身，使劲
摇着尾巴，像个迎宾小姐昂着头，迎接我
们进来。 而她的主人，也迫不及待地让她
为我们展示才艺，“妞妞， 给这个小姐姐
表演节目好不好呀？ ”她望着我，又把头
转向她的主人。“妞妞，站起来！ ”随着主
人的命令，她抬起前腿摇摇晃晃地从斜坡
上走下，半路上不知打了多少个趔趄，活
像只企鹅，但最终并没有摔倒。 多聪敏的
一只小狗啊。 我微笑着看向她，正遇上她
投射过来的眼神，我好像看见她在笑，对
我笑，她一下子“俘获”了我的心。

妞妞的主人是个顽皮的男孩，那天我
吃早餐后和他们一起往回走，半路上小男
孩和几个小伙伴玩起了游戏。 过了一会
儿，传来了几个男孩子的叫嚷声。 妞妞忽
然竖起她毛茸茸的耳朵，然后朝着叫嚷声
跑去。 接着就听见一阵狗吠，是妞妞的声
音！ 当我气喘吁吁地赶到时，意外的一幕
呈现在我眼前：妞妞的主人和另一个男孩
在地上扭打成一团。 我下意识地后退了
几步，而妞妞在他俩周围狂吠，我还看见
另一个男孩脸上有被抓的印迹，应该是妞
妞留下的吧？ 我想。 而她的主人在打架之
余还不忘对妞妞叫着：“快走啊妞妞！ 走
啊！ ”妞妞向后退了一步，随即又向前两
步， 伏在地上， 两只前爪死死地扣住沥
青，做出向前冲的姿势，尾巴也紧贴着地
面，发出低沉的吼声，没有继续向前，也
不曾后退。 我看见妞妞的左前脚有一块
鲜红的血迹，妞妞为了主人受了伤，她是
只勇敢的小狗。 我及时劝住男孩，扶他们
起来。

妞妞围着小主人转圈，那是抚慰吧。
她又围着我转圈，望着我，那是一份感激
吧。 我忍不住弯下腰，抚摸着妞妞。 这一
刻，我和妞妞之间的距离拉近了，她已经
成为我最要好的朋友。

可生活总是给人太多的出其不意，才
会有各种各样的情绪在人的心中汹涌。
就在一次和妞妞一起过马路时，一阵风吹
来，刮跑了我的帽子，我还来不及做出反
应， 她已经一个箭步冲上去， 衔着了帽
子。 我望着她， 她眼神中分明有一种得
意。“嘭” 一辆疾驰而来的汽车把妞妞撞
出好远，鲜红的血在落日余晖的映照下显
得更加夺目，血泊中她白色的身躯显得格
外耀眼。 过路的人可能都忘不了那天黄
昏，桥上，一个女孩抱着妞妞，失声痛哭；
另一个男孩，呆坐在马路旁，身体随着一
声声抽泣颤抖。 是妞妞救了我，是我的精
灵救了我。

我的精灵，妞妞，我深深地爱着你，
直到永远。

今天，罗老师给了我们一颗胖大海。 刚发下来，我们觉
得很奇怪，这又小又瘦的小东西能叫胖大海？

胖大海的两边一头尖，一头圆，尖的那头扎着可痛了，
圆的那头摸起来非常光滑，他的身子鼓鼓的，表皮凹凸不平，像
老奶奶脸上的皱纹，还像条条波浪，颜色是棕色的，闻一闻，有股酸
梅味儿。 用手一捏，感觉硬硬的。

最有趣的是，刚下水的胖大海就像一个游泳员，立即浮出了水
面，吐着小泡泡，直到老师告诉我那是因为它的“身体”太干了，它正
在吸收水分。过了一会儿，它的“屁股”朝上，“头”朝下，似乎在水下找

什么。 又过了两三分钟，它露出了金黄金黄的果肉。 没多久，胖大
海变得又黑又壮，皮也不见了，用手，这家伙软得跟棉花似的，一
捏就碎了，它的果肉一层叠在另一层上面，真好看。 我用手指
沾了少许放进嘴里，几乎没有味道。 最神奇的是那原本透明如
镜的水， 早已变得金黄金黄的。 听说胖大海还有清热解

毒、润肺等功劳，可别小看了它。

一张记载着悠悠岁月的刻满皱纹的脸， 一双垂挂着许多苦
难的干枯的手，和那把久经风雨的扫帚。 这风景，平淡而沧桑。

又是他。
他是我小院的清洁工。不论是太阳刚露脸的清晨，还是那令

人昏昏沉沉的晌午，或那蚊子扰人的黄昏，他都低着头把院子里
的每一个地方都打扫得干干净净，从不放过一处角落，从不落下
一丝灰尘。有些孩子调皮，故意把落叶弄乱，往天上抛。可他也不
生气，嘿嘿地笑着，拎着扫帚走过去，弓着身子，嘴巴微张，干着
他的活，轻轻喘着气。 不一会儿，他黑红的脸上就挂着细细密密
的汗珠，在炽热的阳光下闪着光。

有时，他会伸长脖子四处张望，好像在寻找着什么，让路人
好不诧异。 一辆三轮车开过，从车厢里掉出一个空瓶。 他连忙放
下工具，欣喜地跑过去，小心翼翼地拾起来，往脏兮兮的衣服里
擦擦，瞪着浑浊的眼睛，毫不掩饰自己的兴奋，就像获得了一个
至宝似的，脸上放着光，露出了满足的神情。

闲暇时，他喜欢叼着一根大烟斗，坐在老树底下，独自守着
他的落叶和空瓶，旁边搁着一把孤伶伶的老扫帚，眼睛直勾勾地
看着小情侣在院子里互相追赶，又时不时望望远方湛蓝的天空，
脸上洋溢着幸福的满足。有人摔倒了，他会焦急地走过去把他扶
起来，尽管他们爬起来时一脸的嫌恶，只留下他讪讪的身影。

终于，在一场大雨过后，老头收拾好东西离开了。他走时，望
着他爱的孩子们，拎着那断成两截的扫帚，和那装了满满一袋的
空瓶。

澧县一中高二 14班 张益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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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市芙蓉区育英小学三年级 李佳瑜

胖大海

尖尖小荷
清洁工

常德市五中 481班 刘畅

味道儿时

柳开三月三
长沙市南雅中学高中部 K1410班 彭译漩

关于古今“犬儒”的思考


